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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序

			
				解密時刻─一斑窺豹

				“好在歷史是人民寫的！”劉少奇的潛台詞想必是，好在歷史不是共產黨寫的。理所當然的事情，一到中國就辦不到了，使國家主席不得不發此浩歎。

				今天的中國又何嘗不是如此？歷史，中共自己的及其敵人的歷史，國內外一切與本黨直接或間接有關的歷史，哪怕殷紂王、秦始皇，哪怕金日成、波爾布特，必須歸本黨寫！而且，也唯有本黨，才擁有隨時隨地改寫之權！黨的報刊、電台、教科書正在這樣傳播歷史，黨所資助的娛樂消遣作品就在這樣熱銷歷史，黨的理論和文獻的編譯機構更是義不容辭地在這樣創作歷史。這些機構，規模之大，合作之密，用力之巨，羅網之細，古往今來，無與倫比，也許只有存在於奧威爾名著中的“真理部”差堪與之比擬。

				這些歷史製作者的使命，是隨時隨地用黨當前的立場觀點，去剪裁和改寫黨所不喜歡的各種史實。每當黨的立場觀點有所調整，不管是大變還是小變，他們都有責任及時地改造歷史，使過去的歷史也能夠跟得上黨的眼前的行動的方向和節奏。

				在歌頌鄧小平鎮壓學生的同時，反對向學生開槍的總書記趙紫陽當然必須在歷史上被消失。爲了掩蓋毛澤東撕毀《十七條協議》的真相，達賴喇嘛當然必須被中共一口咬定為藏獨。爲了證明奪取政權的合法性，毛澤東屢屢對之高呼萬歲的蔣委員長，當然也必須被毛親自定性為坐享其成的摘桃派。不管哪個獨夫民賊，只要本黨正處在和他親密合作期間，他就必須被鐵定為天命所歸的當然領袖。

				黨的意識形態，對於一切被領導者（即使是血統無產階級，更不要說非無產階級了），正如列寧所說，是必須由黨“從外面灌輸進去的”。所以，罄竹難書的被如此這般改造過的歷史，就統統進入了從娃娃餵起的兒童奶品，成為青少年爲了應付考試必須倒背如流的八股，是成人立身處世必須有趨有避的準則或禁區，當然也是憑藉“軟實力”和“大外宣”免費贈送給國際友人的有獎甜點心。

				基於什麽生死存亡的考量，純抽象的面子工程如今成了赤裸裸的現實利益的核心？憑藉什麽奧秘，造假作偽居然得以公然風行？採用哪些特技，指鹿為馬才近乎天衣無縫？他們依靠什麽力量，使歷史的見證者們要麼默不作聲，要麼心甘情願作偽證？— 諸如此類帶有制度性的疑難雜癥，個個是探討中國特色無法迴避的課題。

				揭開當代中國之謎是一巨大的工程。《解密時刻》在不同時期不同領域中萃取了一組實例。一斑來自全豹，又以共同的DNA反映着全豹。人們得以自由順暢地交流信息而免於恐懼之時，真相大白的日子就不遠了。

				鮑彤

				2013年 2月 於北京家中

				鮑彤，原中共中央委員，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政治秘書和中共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究室主任。

			
			
				解密─令人心動的時刻

				解密!見到這兩個字，您有沒有心動（咱這裡先不說心跳）？

				除了生而為高級靈長類所特有的好奇心，做為一直罩在專制政體之下的中國人，對於自家歷史與重大社情終於“解密”，也就是說，一介平民終於（在一定程度、一定領域）知曉真相，是不是更多了一重欣幸 — 不再受欺蒙、不再遭洗腦、“我的意志我做主”？

				無須遮掩的是，今日中國平民，別說燒錢追時尚的70-90後，就是親眼捱過餓飯殺戮的50、60後，包括筆者這樣經歷戰亂、接著或涕淚滂沱、或疑竇叢生地見識“中國人民站起來了”的40、30後 — 有誰敢說，對自己曾經生存其間的國家、社會、村舍、家族……有篤定踏實的瞭解？

				本來，組織起來的社會有史官、有文人，有公推或者自詡的觀察家，面對周遭重大變遷，他們秉持良知與責任，按照古訓或者通例，潛心追索、如實記錄—於是，我們有過《史記》、有過“董狐直筆”，有過複壁深藏的《罪惟錄》……到了上世紀初，文明之風勁吹，鐵屋子裡的中國人，也多少透過裂開的縫或者推開的窗，領略些許知情之快慰，不料橫空出世毛潤之—

				這位，驕傲地自稱“馬克思+秦始皇”，“槍桿子”之外，又“天才地、創造性地”打造了一支為“無產階級專政”服務的“筆桿子”。從此，其霸業直接插下去的，已然不僅僅郡、縣、鄉、村、里弄、街道之行政—比如公社化與戶籍制—連本屬知性與心靈活動的“意地牢結”（ideology），也成了實現並保持其獨裁得心應手的傢伙。於是乎，除了一代接一代小學生倒背如流的“為人民服務張思德”、“下山摘桃蔣介石”，幾代中國人就算不再餓飯，也實在是懵然木然地活在“玩你於股掌沒商量”之中。

				满库满架标着正规检索号的出版物—教科书、文件彙編、伟人文集、获奖创作—無論泛黄还是簇新，無論发到手上还是被刮了腰包，就字数而言已过萬億了吧，你相信麼？舉個頂尖的實例：當政者最為鄭重地製作出的兩個“歷史決議”：《關於若干歷史问题的決議》（1945），《關於建國以来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1981），你信服麼？就算治下小民不得不认可共產黨在20世纪中國無可質疑的話語權，但這“結論”，陳獨秀同意麼？項英同意麼？華國鋒與林彪同意麼？

				“焚坑之事待商量”！
					
						（註 1 ）
					
					寫條微博就扭送勞改所！這都是我們21世紀中國人之親歷呀。人家毛酋“我甚麼都需知道”（比如在延安獨霸通訊電台）；“不想讓你知道的你絕對不許知道”（比如幹嘛來回“四渡赤水”），咱千年文明古國，平心而論，就“絕不解密”而言，怕是超過了始皇帝、超過了順治，也超過了阿道夫·希特勒了吧？戈貝爾嗓門雖高，但就心機與謀略，外加以恂恂藹藹之態鉗制言論，遠在咱們胡喬木鄧力群之下吧？

				在中國，當政者欠債 -- 這裡只說欠國民“真相瞭解權”--太多了。但人總歸是人，加之時代科技進步，本色共黨李銳也好、新華社楊繼繩也好、知青楊顯惠也好、連江青秘書、林彪“死黨”，包括吃著俸祿的專業史家們（其觀點是“看來中國近代史，全部要重寫了”），大家都等不得了 -- 都已經從記憶深處、從故紙堆、從只有堂堂黨員手持官方紅印大信方可進入的檔案館……一點一滴做起來了。

				當然，近年已有意義重大且可信度極高的文檔解密，比如36卷本的 《苏联歷史檔案選編》、數千頁的《民族宗教工作文件匯集1949-1959》……包括《蔣介石日記》。可是，老天，養家糊口的人，怕是没機會细细研讀吧？

				眼下正拿在阁下手上的《解密時刻》等等文案正一一浮出。编者站在高處，縱覽全局之下剝繭抽絲，不拘一格地为讀者奉獻重磅爆料。我等一干人眾，透過撲簌簌灑落的史蹟真相，對祖輩、父輩和自己生存的世界，不管拐了多少道彎，總算有了幾分暸解。這事太重大了，因為谁都知道，到了今天，到了中華民族前所未有地脾虛腎虧卻格外財大氣粗的今日，再不“以史為鑑”，無論老大帝國還是中華民族，怕捱不下去了吧？

				比方說，你會在這裡讀到：幾乎定格在我們頭腦中“陰險貪婪的蔣該死”，下野之前想到的（起碼寫在日記裡的），不是黃金，而是“文物、文化、教育、人才和經濟”。而那位“和平移交”之後，前往西柏坡竭誠拜謁毛主席的傅作義，竟在14年後（即大躍進和随之而来的大饑饉之後）“特以專人帶其親筆書寫的‘悉貢所能’四字”（到台北致蒋总统）。接到密告，這位前来輸誠之前部下，在蔣眼中如何呢？--依舊是“傅逆作義”。然而，透過這親筆投書，蔣竟做出如此超前樂觀的判斷：“可知匪共內部已至崩潰在即”。

				比方说，趙紫陽對鄧小平、楊尚昆等策動廣場鎮壓的直接責任者，沒有怨恨。他最看不起的，倒是李先念。對於世人掰扯的誰是中國改革“總設計師”，他是不屑一顧的。趙認為，首先要定義“改革”--他們執政黨人，到底做了甚麼、沒做甚麼，才把中國引上今天這條路。

				再如漫畫家華君武，大家都知道他的才華、他的瀟灑、他的雍容……。張郎郎在這裡，竟一語道出他的“鐵線”（安插在重要單位的鐵定組織眼線）身份。有可能麼，這人也如天縱聰明的英若誠一樣，不停地對身邊摯友監督密報？這麼說，盤踞在這些藝術家靈魂裡的，首先是烏托邦理想，其次才是藝術與國家民眾？

				李江琳談達賴1959出走，更是看得我悽愴無已。中國絕不會再有第二個如他一樣的達賴喇嘛了 -- 他愛他的民眾，對遙遠的、虎踞太和殿的強人，竟是一片將心比心的信賴。他不是沒有智慧，也不是不知妥協 -- 只要世界祥和平安。他哪裡知道（無論在21歲還是75歲的年紀），“和平云云”，無論言之鑿鑿的口頭，還是白紙黑字的文檔，煙幕而已。人家要的是版圖，是要“通過戰爭，徹底地把西藏的原有社會制度全部掃除”，從而得心應手地雄踞超過“秦皇漢武唐宗宋祖”的大中華版圖。

				中國正在“腾飞”-- 还能飞多远？環境、财金之外，就是“治民”了吧。就“收拾人心”而言，當政者怕是没有别的选择了：把歷史的真相告诉國民，最终，通过每個個體的是非判斷獲得擁戴。

				解密時刻--中國人能等到麼？

				戴晴

				2013年2月28日於北京

				前《光明日報》記者、作家

			
			
				注釋

				
					見毛澤東1973年詩作“致郭沫若”：勸君少罵秦始皇，焚坑之事待商量。祖龍雖死魂猶在，孔子名高實稗糠。歷代都行秦王政，《十批》不是好文章。熟讀唐人《封建論》， 莫從子厚返文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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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逃離朝鮮 亡命中國

				撰文：蕭雨   製作：杜林 昱杉

				在中國的東北地區生活著這樣一個外來群體：他們中很多人會說流利的中文，有的已經在中國生活了十幾年、二十幾年。然而，他們並沒有中國的合法身份。根據中國法律，他們是“非法入境者”，要抓捕他們，並且遣送回他們的祖國——與中國一江之隔的朝鮮。他們是怎樣的一群人？為什麼冒著極大的風險逃離故土？遣返之后，等待他們的又是什麼？


				在中國和朝鮮交界的地區有一個鮮為人知而又人數龐大的群體。他們或因忍受不了饑餓的折磨，或因不堪專制的迫害，冒著生命危險穿越戒備嚴密的中朝邊界，從朝鮮逃往中國。數十年來，這些被外界稱為“脫北者”的難民源源不斷地奔走在這條逃亡的道路上。


				他們有的孤身逃亡，有的拖家帶口，有的斃死途中，有的家破人亡。即便是那些最終逃離朝鮮進入中國的幸運兒們也並沒有真正擺脫厄運，他們中有不少人被中國警方抓獲後被遣返回朝鮮。這些人大都被關進了集中營或者監獄，承受了非人的待遇。僥倖不死的一旦獲釋便像著魔一樣，不畏艱險，再次踏上逃亡之路。


				據粗略估計，自90年代以來，有20萬到30萬朝鮮人通過各種方法偷渡進入中國，然後又想方設法輾轉去了韓國或者其它自由國家。


				趙真惠，一個80後的朝鮮姑娘，就是無數脫北者中的一個。她和家人在10年中幾度逃到中國，又幾度被遣返回朝鮮。在逃亡的過程中，她失去了爸爸、奶奶、哥哥、弟弟和一個妹妹。所幸的是，她和媽媽、妹妹在經歷了各種苦難、陷阱、屈辱之後終於離開了朝鮮和中國，定居在自由的美國。


				趙真惠這個善良、陽光的女孩兒向美國之音的《解密時刻》講述了她一家九死一生、百折不撓的逃亡經歷，一個充滿驚險、十分感人的追求生存、幸福和自由的故事。


				趙真惠在談到她一家為何一次次遭遣返，又一次次出逃的原因時描述了一個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農村畫面。她說，她越界進入中國後看到中國的農田裡的土豆、玉米、黃瓜無人看管，中國農婦用土豆和質量稍次的大米餵養家畜。


				這個畫面讓趙真惠感到震撼。在自己的祖國，糧食極為短缺，農村到處找不到糧食。奶奶在餓死前念叨的不過就是想吃塊在中國被用來餵豬的土豆。這種反差讓趙真惠看到了希望、有了嚮往、驅使她下定決心一定要逃出朝鮮。


				[image: ]
橫跨中朝邊界的圖們江大橋。 橋下不寬的河流就是中朝界河圖們江。 


				
				我們可以從趙真惠給我們講述的她的逃亡故事中窺見封閉、神秘的朝鮮貧窮和壓制的真相，暸解這一大群“脫北者”在追尋幸福和自由的過程中遇到的驚喜、艱難和恐懼。


				這條江叫圖門江。江面並不寬闊，非汛期時水也不深。它是中國和朝鮮之間的界河。河的北岸是中國吉林省延邊朝鮮族自治州，南岸是朝鮮的咸鏡北道。1987年，趙真惠就出生在那裡。


				
					難民：拼死也要去中國去


					趙真惠：差不多在我八歲左右，北朝鮮出現糧食緊張，開始餓肚子。（以前）國家每個月都發點糧食，可是金日成 
						（註 1 ）
					死了六個月左右，這點糧食就不發了。只有在過年或者是金日成、金正日 
						（註 2 ）
					的生日時才供電，老百姓才能看電視。那個電視也不是自家的。村裡管事的那種地方， 有一台電視和收音機，在那兒可以看，可以聽。


					李肅：都能看到甚麼，聽到甚麼呢？


					趙真惠：全都是關於金日成怎麼建立起這個國家，金正日是怎麼學習的。我們要怎麼跟上他。唱歌、跳舞都是為了金正日，我們死也為他服務。我剛開始上幼稚園的時候，那時候我自己的想法是：金日成爺爺，我們那時候說金日成是爺爺，金正日是爸爸，偉大的將軍。當時我就想，我長了大以後，我的夢想也是要跳舞或者是唱歌。我學好了以後，會在他們面前唱歌，讓他們高興，想過這些事。


					開始餓肚子的時候，沒想過（那麼多）。我可能是太小吧，沒想過為甚麼會這樣餓肚子。去學校的時候，他們就說，偉大的金正日為國家做了這些事、那些事。他們講了一堆這樣的話。然後說，你們知道我們為甚麼這樣餓肚子嗎？我們說，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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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鮮邊防軍女士兵在邊界巡邏。 



					他們說是因為那些美國佬。他們長著很大的鼻子，還有藍色的眼睛。他們這些像惡魔似的那種人威脅我們朝鮮。外國有給我們糧食的，但這個國家不讓給。所以，我們朝鮮才這麼苦。可是我們一定要守住朝鮮，因為他們喜歡朝鮮的黃金，我們地下有很多黃金。他們為了搶這個，要滅我們的國家。所以，我們餓著肚子，即便是餓死，也要守好這個國家。 那是我第一次聽說，哦，原來是美國佬，是這些人，這些混蛋對我們這樣，所以我們這樣苦。


					解說：20世紀90年代初，朝鮮開始出現嚴重糧食短缺。1991年，蘇聯解體，朝鮮失去了最大的援助國。失誤的農業政策，外界的經濟封鎖，加上連年的惡劣氣候，使朝鮮經濟瀕臨崩潰，並出現了連年不斷的大饑荒。由於朝鮮政府封鎖消息，人們無法知道大饑荒確切的死亡人數。但是，從一些研究機構和逃到國外的朝鮮人口中獲得的零星資訊中，外界還是可以窺見這場大饑荒的慘烈程度。


					黃長燁 
						（註 3 ）
					，曾經是朝鮮的第二號人物，1997年叛逃到韓國。在他的回憶錄《我看懂了歷史的真諦》中，他引述朝鮮勞動黨中央組織部的資料說：“1995年共餓死50萬人，包括5萬名黨員，今年（1996年）已經餓死100萬人。”


					美國國會眾議院國際關係委員會1998年的一份實地考察報告說，從1995年到1998年期間，朝鮮有大約90萬到240萬人死於食物短缺，可能高達人口總數的十分之一。


					2007年，韓國非政府組織“北韓逃北者聯合會”說，在金氏家族執政的60年間，至少有350萬人因為饑餓和與之相關的疾病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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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日成塑像。金氏三代畫像遍布朝鮮全國，被民眾奉為真神 



					趙真惠：我爸爸就想，聽說中國有食物，我們可不可以去那邊？有時候一、兩個星期爸爸媽媽都不回來。一回來，他們就背著大米，帶一點油之類的。好像去了五次吧，回來的時候，跟我們講一些中國的故事。我開始想，為甚麼朝鮮這麼苦？中國就隔著一條河，為甚麼中國就有這麼多的食物可以吃？我想過這些。


					解說：雖然只是一江之隔，然而跨過這條圖門江進入中國卻是一趟亡命之旅。朝鮮政府將脫北視作叛國罪，朝鮮邊防軍常常對試圖過河逃往對岸的人開槍射擊。在朝中邊界上，時常會看到脫北者的屍體。在充滿恐怖的政治環境中，擅自離境的者，如果被抓住，都會作為政治犯被送進監獄或者勞改營。


					即便如此，還是不斷地有人越境逃往中國。著名的朝鮮人權事務專家戴維·霍克 
						（註 4 ）
					 2003年在《隱秘的古拉格》一書中說：“估計在90年代中後期，越過邊界逃入中國，躲避朝鮮饑荒的人多達20到30萬人。”


					美國《基督教科學箴言報》2012年5月11日的一篇報導說，韓國的“北韓人權資料中心”主任金相勳估計，目前居住在中國的朝鮮人估計有10萬到20萬人。他們的準確人數幾乎無從統計，因為他們都從事著不起眼的工作，而且同200多萬中國朝鮮族人混在一起。


					而在朝鮮，政府為了防堵脫北者，鼓勵國民互相監督檢舉。趙真惠的父母就因為去過中國被人告發入獄。


					趙真惠：有一個人先被抓，他在朝鮮國家安全保衛部，也算是一個公安局。那裡是一個很可怕的地方，進去的大多數人都出不來。去那邊以後，當官的對他說，如果你告發其他人，揭發別人做的壞事，就可以減輕自己的罪名。這樣，保衛部知道了我爸爸和我媽媽去過中國，他們因此被抓起來了。


					聽我媽媽說，他們拿著棍子打我爸爸，把棍子都打斷了。我媽媽看我爸爸的時候，他癱倒在地，旁邊有一灘血。我爸爸不承認他的罪名。朝鮮政府說：“你是黨員，可是你去了中國，等於是賣國。你去了那邊後見了甚麼人，你是不是當了間諜？”


					我爸爸死也不承認。最後那些當兵的說，你老婆已經懷孕了，如果你不承認，肚子裡面的孩子可能要和你一起進監獄。這樣他們可能會死。我爸爸說，如果我承認罪名的話，你可不可以放了她們？然後，我爸爸畫押，他們就放了我媽媽，她這才得以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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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鮮人權事務專家戴維.霍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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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秘的古拉格》一書的封面 



					李肅：那你爸爸後來回來了嗎？


					趙真惠：沒有。


					李肅：一直就沒回來？


					趙真惠：跟我爸一起呆過的那些犯罪的人，跑到我們家來告訴我們，我爸爸是怎麼死的。他說，他和我爸爸一起坐火車被遣送到別的監獄的路上，他們沒給食物。他在那邊呆了十天以後，在火車上餓死了。


					解說：後來，趙真惠的姐姐被人販子賣到了中國，最小的弟弟在出生兩個月後餓死了。再後來，奶奶也死了。


					趙真惠：我媽媽都沒有力氣哭，給奶奶換衣服，幫她洗。家裡又沒有錢，不能給她買棺材。村裡人過來看了以後，給了我們一些塑膠布之類的，用奶奶的被子給她包好，用牛把奶奶拖到山上埋了。


					要埋的時候，我問他們為甚麼要把奶奶埋到這麼遠的地方？村裡人說，你奶奶活著的時候跟我們說，她死了以後想看看她的那些小孩子們活著走出這個山頭。回家以後，我對媽媽說，反正在這兒也要死，試試看吧，用最後的力氣試試看。然後，我背著我弟弟，牽著妹妹的手，扶著媽媽，走出了那個山。因為這是奶奶最後的願望。


					這樣走出來以後，我們就把弟弟放在一個人的家裡，因為我實在累得背不動他。我只好把他留在那裡。我對弟弟說，五天後，我們會回來找你。可是他抓住我媽媽和我的手說：“媽媽，為甚麼小姐姐你都要帶，為甚麼不帶我？”我回答說：“媽媽和二姐姐去背些大米過來，小姐姐可能要背著糖和餅幹過來，我們三個人要一起走。”他說：“可以。”這樣我們就來中國了。


					可是五天後，要回去的時候，雨下得太大，河水太深了，過不去。第二呢，金正日當時做總統 
						（註 5 ）
					投票（選舉），四年一次。他說，不參加投票儀式的朝鮮人民，要槍斃，所以我們也不敢回去。兩個月以後，我們找了個人，給他一點兒錢，讓他把我弟弟背過來。可是他空著手回來，跟我們說，養我弟弟的那家人生活也很艱難。實在不行，把他給趕出去了。


					我媽媽生了六個孩子，現在就剩下了我和我妹妹。有的時候，我真的很想弟弟。雖然現在我已經來美國了，可是看見小孩，我就想弟弟，看到年紀大一點的人就想我爸爸，看見老人就想我奶奶，所以我覺得精神上還不是自由的。

				
				
					在中國：尊嚴不屬於隱形人


					李肅：你們去中國先到了甚麼地方，在甚麼地方落腳的呢？


					趙真惠：我們剛過河的時候，那個村子叫甚麼名字我已經忘了，是屬於是和龍縣的，吉林省和龍縣。剛過河的時候，我們就看見地裡那些土豆啊、苞米啊、黃瓜之類的，滿地都是。我們就覺得很嚇人，這怎麼能沒人去偷呢？因為在朝鮮，這樣的地裡面肯定有很多人要看管，可（這裡）沒人看管。我們實在餓得不行，就摘苞米，剝了皮生著就吃。黃瓜之類的，我們也摘了吃，一邊吃，一邊走。


					過了一陣以後，我們到了一個村裡，有一位奶奶和爺爺住在那裡。這個地方是我爸爸媽媽以前來的時候住過的家裡。我一進門就看見炕上面有做米飯做完以後剩下的鍋巴，有一大堆。我問他們吃這個行不行？他們說可以。我妹妹和我就跑過去吃。差不多一個多小時以後，他們讓我們吃飯。吃完飯後，實在撐得不行，一邊吃藥，一邊拉肚子。差不多有一個月左右，我們每天就知道吃，一天到晚只想著吃。


					第二天早上，我一起來看外面的時候，我就懵了。那個奶奶把一些大米，碎一點兒的，不好的大米滿地撒。雞啊，狗啊，豬啊，都跑過來吃那個大米。土豆也在外面放著，豬去那邊吃土豆。我甚麼都說不出來。然後我就哭。這位奶奶和媽媽問我為甚麼哭，是不是甚麼地方疼？我說，不是。我奶奶去世的時候不是想吃土豆嗎，可那些豬都可以吃的土豆，為甚麼我們家就沒有？那是我來中國以後受到的最大的一次打擊。後來，那個奶奶幫我媽媽找了個人，算是我的後爸爸，中國人，朝鮮族。


					李肅：你媽媽嫁給他了？


					趙真惠：對。差不多一年後，我跟村子裡的孩子一起玩。一個男孩子不小心跌倒了，他就罵我。我不知道他在說甚麼，但我看他的眼神好像是在罵我。他說甚麼我就跟著說甚麼，他說我王八蛋。我就跟著說王八蛋。說到最後，他氣得哭了。


					回家以後我問爸爸：“這是甚麼意思？”爸爸說：“這是罵人的話，你為甚麼說這 個？”後來，那個男孩的媽媽跑過來對我說：“你這個從北朝鮮滾過來的孩子，為甚麼欺負我的孩子？”


					她這樣罵我。我以為我媽媽會很生氣，跟她吵架。可媽媽一句話都不說，跟她道歉，說：“對不起，我以後會好好跟我的孩子說。”然後，媽媽就拉著我的手回家了。


					我很生氣，說：“人家媽媽為了孩子跟我生氣。你為甚麼不能為我出氣呢？”


					媽媽說：“你想回家嗎？回到北朝鮮去嗎？”


					我說：“不想。”


					媽媽說：“如果媽媽和他們生氣的話，他們可能要告我們，讓我們回到北朝鮮去。”


					媽媽說：“你能忍就忍，不想忍的話就不要跟孩子們玩。”


					媽媽說了這番話後，我就開始很小心，盡量不跟孩子們玩。


					解說：如此小心翼翼地生活，是出於對中國官方強制遣返脫北者政策的恐懼。


					中國官方媒體2012年3月報導：對於韓國媒體稱，脫北者被遣返後將遭受迫害虐待，（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洪磊說，這些報導帶有情緒化和政治化的傾向，不符合實際情況。據中方掌握，一些非法入境的朝鮮人已反復被多次遣返，有的多達十多次，他們非法入境主要是出於經濟目的，沒有充分的根據來定性為難民。


					洪磊說：“我想重申，中國的司法尊嚴理應得到尊重和維護。在任何國家，非法偷渡，組織偷渡等犯罪行為都是不能允許的。”


					2001年，趙真惠和媽媽被中國警方抓起來，遣送回朝鮮。

				
				
					朝鮮監獄：犯人不如狗


					趙真惠：差不多走了四個小時左右，到了一個監獄，國家安全保衛部，是北朝鮮基本上 （監獄級別） 最高的地方吧。進到那裡面待了差不多一個月。朝鮮政府那時候有規定，小孩子不能關在監獄裡。所以，過了兩個星期後，他們把我們轉到孤兒院。孤兒院是朝鮮專門管理那些沒家的、或者是有母親，但被抓以後要與母親分開的孩子們的地方。我們被關在那裡，整天讓我們學習、檢討，說出自己的罪行。說完以後，很多孩子罵我們，說我們一些不好的話，反正不把我們當人看。


					在那邊呆了一個多月以後，媽媽就過來接我們。媽媽問我：“你想不想在這裡過？”我想了想說：“我們能去嗎？能去就走吧。”


					我在監獄裡呆了一個月，和小孩子呆在孤兒院的時候，一直想著中國。很後悔那個時候，那個東西我為甚麼沒吃完呢？還想著大米飯。哎呀，那個大米飯。想了很多的東西，都是吃的，關於吃的東西。那時還是小，沒想別的，我只是想去中國。


					十天以後，我們開始過那條河。過河的時候，我媽媽準備了錢。她在那邊（中國）被抓以後，她就把中國錢，差不多一千多塊錢吧，包起來，差不多手指蓋這麼大的錢，包得很緊很緊，然後用塑膠布再包，用線綁上，綁了好幾層，然後她就吞下去。再上廁所時把錢拉出來，用剪刀剪掉裹在錢外面的東西才能用。在監獄裡上廁所時不能撿，因為廁所上面有一個Camera，他們在監控那個。


					李肅：有一架攝像機在監控著。


					趙真惠：對，所以根本就不行。那還算好的。有一天早晨，看守帶著我們上廁所，一堆人都要去。是在野外，在野地裡，很多當兵的站在旁邊看。他們說：“你們別想你們是女的，害羞甚麼的，你們只是犯人，就像是狗。”


					他們就這樣說我們。剛開始我們真地很害羞，不敢去。可是時間久了，就甚麼都不想了。有的人拉完以後，要去撿那個錢。被逮著的話呢，會遭到一頓毒打，錢會被沒收。那天晚上，給的飯好一點兒。本來是很稀的粥，但品質好一點，多放了一點苞米。他們會說：“這是托誰誰的福。”


					李肅：他的錢被人家沒收了？


					趙：對。說托誰誰的福。他們還說：“盡量吃吧，明天早上再上廁所啊。”說完就出去了。我媽媽為了存這個錢，好多天沒吃飯。最後被放出來後，撿到那個錢，在過河時給了站崗的軍人，然後就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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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鮮監獄 



				
				
					闖使館失敗 韓國夢碎


					解說：趙真惠和媽媽第二次越過圖門江時，中國公安部門正在加緊清查朝鮮脫北者。延邊地區風聲很緊。中國《21世紀環球報導》２００２年的一篇報導引述當地人的話說：“現在基本上不可能有朝鮮人還能在城市裡生活。因為檢查嚴格，一旦被發現，凡是允許朝鮮偷渡者打工的店主和收容他們的人都要被罰款。”報導說，當年7月，圖門江各街道居委會要求每個家庭簽訂合約：保證不收留任何朝鮮人。“一旦發現，收容者罰款1000元，舉報者獎勵500元，提供線索者獎勵100元。”


					李肅：你們從那兒（繼父）出來以後，你們全家去了甚麼地方？


					趙真惠：先是去了瀋陽。有一個人給我媽媽介紹了一個工作，那是一個韓國的長老家。在他們家，我們第一次看了韓語電視，韓國電視（節目）。之前看的都是中國電視（節目）。我們看韓國的電視後就懵了，因為我們以前（在北韓）看到韓國是要飯的，做乞丐的人很多，生活得很苦。美國人居住在韓國，欺負韓國人，所以，韓國是一個很可憐的地方。可是我們看電視的時候，根本就不是那麼回事。


					那個長老，他穿的衣服，他說的話，喝的咖啡，都讓我們覺得很奇怪。那麼苦的咖啡怎麼喝呢？他的朋友，韓國人老是過來，來的時候穿著西裝。星期天他們去教會的時候就穿成那樣。


					有一次，他邀請我們一起去教會。我們一直在學《聖經》，但都是在家，不敢去教會，因為一去教會可能會被抓。可那些韓國人說，那是韓國人的教會，不用擔心。我們一去看，那些年紀大的女人，化妝化的，衣服穿的很像是公主。


					我們那時侯就懵了，哎呀，這個有點奇怪，然後開始問他（韓國長老）韓國的一些情況。那個爺爺就讓我們看電腦，開始慢慢上網。我們就想，這麼好的地方，語言又可以說得通，他們說的我們能聽懂嘛。我們去這個地方怎麼樣？


					有一次，有個人說，他可以幫助我們去韓國。他說：“你們到了韓國以後，給我們錢。”他們要的錢很多。我們就問：“我們沒有那麼多的錢，怎麼給你們呢？”他說：“如果北朝鮮人到韓國，他們給房子、給錢、給吃的、給住的。所以，你們放心，只要把給你們的錢的三分之一給我就行。”


					我們說：“可以。”


					這樣跟著他一起去到北京，說是第二天一早要進一個地方。跟我們一塊兒去的共12個人。其中一個北朝鮮人說：“好了，從這開始跑進去吧。”媽媽說：“跟上媽媽。”然後，她就跑進去了。那兒有鐵絲網，差不多兩米左右高吧。


					我媽媽一下子就跳進去了。接著，一個男的跳進去了，後來有三個女的也跳進去了。我那時候也有點兒胖，差不多65公斤左右。我從來沒爬過那種牆。我一看，妹妹這麼小，站在旁邊，我就想，哎呀，可能我是不行了，讓她先進去吧。我就把她放在上面，讓她過那個（鐵絲網）。


					她到一半的時候，裡面有個穿軍服的人過來接她。我一看就懵了，這是怎麼回事啊？不是說不會被抓嗎？一看旁邊很多人，差不多20多個人，從兩邊追進去。我回頭一看，有三個人過來要來抓我。我用包打他們，要跑的時候，有個人打我的頭，我就倒下了。實在疼得起不來，腿也不好使，脖子也很疼，抬不起頭。


					李肅：你知道你們要逃進去的地方是甚麼地方嗎？


					趙真惠：他們說是個大使館。


					李肅：誰的大使館？


					趙真惠：沒說是哪個國家的。


					李肅：你和你妹妹都被抓了，你媽媽進去了？


					趙真惠：進去了。


					李肅：沒被抓？


					趙真惠：當時還沒被抓，可是等我上車差不多30分鐘以後，我媽也過來了。我媽也被抓了。


					解說：由於中國的強制遣返政策，脫北者寄希望於通過中國前往第三國。近年來，中國一再發生朝鮮脫北者闖入外國駐華機構的事件。互聯網上流傳的這段視頻就是2002年5月，朝鮮一個五口之家試圖進入日本駐瀋陽領事館尋求庇護的畫面。當時，一名外國記者剛好在對面拍攝下了這段畫面。


					這個被眼前的景象嚇得不知所措的朝鮮小姑娘叫金韓美，當時只有兩歲。她望着媽媽和中國保安拉扯時那無助、哭泣的表情不知道感動了多少人。金韓美和家人後來終於成功抵達韓國，然而趙真惠一家那一次卻沒有那麼幸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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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5月，金韓美一家闖入日本駐瀋陽領事館。當時兩歲的金韓美被中國武警的暴力行動嚇呆了。圖中靠右邊身著粉紅色衣褲的小女孩是金韓美 (網絡照片)



					李肅：你們三個人被押到哪裡去了？


					趙真惠：押到北京的一個公安局的監獄。


					李肅：關了多長時間？


					趙真惠：十天。


					李肅：放出來了還是送回北朝鮮了？


					趙真惠：送回北朝鮮了。我們在火車上走的時候，他們說，要把我們的資料和被抓的時間都要給北朝鮮。我想了一會兒，開口說:“如果你們這樣把我們送回到北朝鮮去的話，我們一家人都要死。我哭着告訴他們，我弟弟是怎麼死的，我爸爸是怎麼死的，所以我們想活，可不可以幫我們？”


					那裡有個女的看起來心眼很好，她說她願意幫我。旁邊還有兩個男的，就是打我三天三夜的那兩個人。他們說：“打了三天三夜都不開口，現在開口了。”他們不想幫我。這個女的跟他們吵架，說：“她是為了活才不開口的，又不是為了別的。”她跟那兩個男的爭辯，顯然是要幫助我。她把我們的資料全都撕了，打開窗戶，把碎片撒了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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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經周轉，金韓美一家於2002年5月23日抵達韓國仁川機場。 (網絡照片)



					這樣遣送回去以後，每個月他們都打我媽媽，讓我媽媽說實話。可我媽媽說：“我那時候不知道那個是大使館。有人告訴我，那裡面有我的大女兒，我想見我的女兒，所以我進去了。可是被抓了以後我才知道是這樣。”她是死也不承認，最後被放了出來。我們再次逃跑。

				
				
					脫北女性：人口販子的目標


					李肅：再次逃跑又是過河？


					趙真惠：對。一樣的方式。


					李肅：過了河以後，又到甚麼地方去了呢？


					趙真惠：我們三個人不能一起過來，讓我媽媽和我妹妹先過河。她們兩個到了中國後，打電話給我。偷偷地到一個人的家裡，讓人傳話說：“安全過了，過幾天你再過來。”可半路上我媽媽又被抓了。我聽說她被抓以後，我就自己先來中國，找一點錢回到北朝鮮，想把我媽媽給贖出來。


					李肅：她又被送回去了嗎？


					趙真惠：對。我來到中國以後找到我妹妹了。我開始掙錢、打工。打工的時候，不小心被他們認出是北朝鮮人，他們就不給工錢，我又跑到別的地方去。在那邊工作時，我就沒有說出我的身份，覺得他們快認識我的時候，我就再跑。


					有的時候，公安局的人來到我們工作的地方查身份，查外地來的人。遇到公安局來查的時候，我就從後門逃跑。後來打電話給老闆，告訴他我的身份，問他可不可以把我的工資給我？好心的老闆會給我工資。不好的老闆就說，是你自己要跑的，如果你事先跟我們說，我們會幫助你。我就覺得，這錢就這麼拉倒吧。過幾個月後，我見到我媽媽了。我媽媽被放出來後，有人想要拐賣我媽媽。


					解說：陌生的環境和陌生的語言使女性脫北者很容易成為人口販子的目標。花幾千元買上一個朝鮮新娘在當地並不罕見。另據韓國的“北韓人權資料中心”估計，有大約兩萬到三萬名朝鮮女性在中國被迫賣淫或者做性奴。


					趙真惠：和龍和延吉那些拐賣人的電話號碼我差不多都有。我挨家挨戶問的，給他們留言，跟他們說，如果找到這樣的女人的話，我會給你3000塊錢，把這個女人給我吧。這些人就打電話告訴我，好像是你媽媽，她來了，在瀋陽的甚麼地方。


					我去的時候，那些人快要把我媽媽賣出去了。我去見到了她，然後從那邊一起逃跑了。我們跑到了一個人的家裡，碰到一個牧師。那個牧師現在在西雅圖，美國的西雅圖。見到這個人後，他開始給我們住的地方，吃的、穿的，都給我們。

				
				
					過沙漠，去蒙古，出逃計劃再成空


					解說：趙真惠和媽媽遇到的這位牧師叫菲力普·巴克。他1941年出生在朝鮮。上個世紀50年代韓戰期間，巴克和家人失散，逃亡韓國，後來移民到美國。從1994年起，他開始在中國傳教。通過在美國籌募資金，巴克在中國建立起一個朝鮮難民庇護網路。美國《時代週刊》網站曾將其比作19世紀美國南北戰爭期間幫助黑奴逃往自由的“地下鐵路”系統。巴克與趙真惠母女在2005年相識。當時，脫北者開始開闢新的出逃路線。他們通常會選擇兩條路線：一是輾轉大半個中國，途經老撾，進入泰國。在那裡向當局自首，並被送往韓國。另一條是巴克牧師當時正在籌劃的，從中國的東北到內蒙，穿過戈壁沙漠，進入蒙古國。蒙古承認脫北者的難民地位。脫北者可以從那裡自由前往第三國。


					趙真惠：我們碰上牧師後，跟他一起過了六個多月。然後，牧師開始準備錢。有個帶路的人要價太高了，他帶一個人要收7000元人民幣。牧師帶了30多個北朝鮮人要去韓國，沒有這麼多錢。他歎着氣對我說：“怎麼才能幫助他們？”我說：“這樣吧，我會講中文，找兩個聰明的人先給他們錢，讓他們走。他們在半路上停在哪個車站、哪個飯店甚麼的，把那些名字記下給我。我可以試試看。”


					李肅：當時你自己還沒有跑出去，你怎麼會想起幫別人一塊跑出去呢？


					趙真惠：因為我小的時候，從13歲開始，就得到教會的幫助。我認識這個牧師，是在我14歲時，在和龍縣，有一個信教的人幫我們，讓我們在他那兒住了一年左右的時間。這個人來過我們家。他給過我們錢、食物、住房的費用。我當時很小，覺得他很偉大。我幫助別人等於是報答他。所以我開始想幫助這30個人先過去，最後我們一家人再過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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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鮮難民經中國逃亡韓國和西方的線路圖。 (美國之音 趙萱繪製)



					李肅：結果這次出逃成功了嗎？


					趙真惠：第一次去的人就聽我的話，按照我的意思，走了幾公里，轉身再走幾公里就過了那個鐵絲（網），然後打電話告訴我說：“過了”。然後，我再讓另一些人去。可這些人去的時候，帶了一個五歲的孩子和一位老人。沒走一會兒他們就覺得累了。在沙漠裡走路很辛苦。晚上很冷，白天很熱。冷得不行。那天晚上風刮得很厲害，所以他們走了沒一會兒就過那個鐵絲（網）。邊境的那些當兵的見有人過來，就把他們給抓起來了。


					李肅：他們過鐵絲（網）的地點是不對的。


					趙真惠：對，要多走一會兒才能過。他們沒走一會兒就要過，所以就被抓了。被抓了以後，中國的公安局騙他們，說你們只要說出你們後面的人，我們就放了你們。我們只想對他罰款。他們就信了這個話，全部說了。這五個人當中，有一個人是騙錢的，他是受到北朝鮮政府的指使來中國，專門抓這些想去韓國的北朝鮮人。


					李肅：等於是密探了。


					趙真惠：對，他自己是想去韓國的，所以，出發後就向公安告了密，說了後面人的情況。這樣後面的就被公安局盯上了。他想著要讓自己先跑到韓國，後面的人可能被抓。可他沒想到自己在前面被抓，後面的人也被抓。所以美國牧師、我和我媽媽都在不同地點都被抓起來了。


					出賣我們的人說，有50多個北朝鮮人要從這裡過，可被抓的才十幾個人，剩下的人都跑了。他們想從我嘴裡知道他們的情況。哄也不行，打也不行，打了三天三夜，實在不行，我快撐不住了，暈過去了，全身被打得都腫了，外套都不能穿。


					李肅：是中國的警察打的？


					趙真惠：對，是中國當兵的，邊防軍人。


					李肅：準備把你們遣送回北朝鮮？


					趙真惠：可是我們還不能那樣（被送回去），因為中間還有個美國人。這個美國人要判刑的話，那我們就是證人。


					李肅：你說的是那個牧師嗎？


					趙真惠：對。所以，他們不想把我們遣送到北朝鮮去，只是在延吉的一個監獄裡關著我們。


					解說：延邊邊防支隊收容審查所是中朝邊界唯一臨時關押朝鮮非法偷渡者的監獄。據悉裡面可以容納幾百人。2012年8月，趙真惠在美國華盛頓市郊的家中向我們展示了她妹妹畫的這樣一幅畫。


					趙真惠：這個是4號房間，我們呆了六個月。這是5號房間，呆了兩個月，然後又換來換去。這邊都是（房間），是這樣一個形狀，底下也有，很多房間。剛剛有一個當兵的進來打了一個老人和孕婦，所以我們就很來氣，開始絕食，跟他吵架的那個場面。我妹妹想起那天的事，就開始畫了。


					這個外面是玻璃，裡面有鐵絲，前面是監控。一面牆上全部是電視（監視器），很小很小的那種。一個房間兩個電視（監視器），衛生間裡一個，房間裡一個。我們洗澡他們都看。我們開始洗澡的時候，這個走來走去的人（執勤的衛兵）就知道誰進去了，然後從那邊告訴他們。很多人就跑到那個監控（室）裡面。所以剛剛進來的年輕人，她們都不敢洗。有的時候我們拿著毯子幫他們蓋一下、擋一下，然後洗。這樣一來他們就說，你們是不是在那邊要挖個洞啊，或者是要藏錢甚麼的，不讓我們那麼做。因為這個，我絕食七天跟他們鬧了一場。


					被關押了15個月後，趙真惠和妹妹被遣返回朝鮮。

				
				
					一萬美元買生路


					趙真惠：到北朝鮮後，我們已經是沒有身份的人了，因為沒有參加總統的投票，兩次沒參加，等於是算是死人，把戶口都抹掉了。我們到了北朝鮮後，我和我妹妹在名字上撒謊。北朝鮮沒有電腦，被抓的地方每次都不一樣。這樣，我們說甚麼就是甚麼了。在那邊呆了一個月，然後被放出來。在朝鮮呆了兩個月以後，我們找個機會又逃跑。


					李肅：又逃到中國去？


					趙真惠：嗯。


					李肅：這次逃到中國去的是甚麼地方？


					趙真惠：先到的是延吉。剛過河有兩個朝鮮族的牧師在等我們。我們坐了車直接去延吉。在延吉呆幾天後，他們就給我們找了一個房子。在那個房子裡住的時候，我們就突然發現，在北朝鮮收一萬美元的那些人都被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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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真惠妹妹畫的中國延邊用來關押朝鮮非法難民的監獄。 (趙真惠提供)



					李肅：也就是說，實際上你們放出來，是你們的教會用一萬美元疏通的管道？


					趙真惠：是。


					李肅：那些拿錢的人也被北朝鮮發現了，也被抓了？


					趙真惠：因為北朝鮮開始查這個的時候，我們已經被放出來了，已經不在那兒了。然後就知道是有人吃了這個黑錢，把我們放出來了。我聽說是六個人吃了這個錢，這些人都被抓，一個被槍斃，其他的人不知道去哪兒了。幫我們過河的那個當兵的也被抓了。


					趙真惠：然後我就給聯合國難民署打電話，電話號碼是美國牧師給的。


					李肅：是駐北京的辦事處？


					趙真惠：對。美國政府同意讓我們住在那裡，因為是難民署辦的這個（事情）。當時美國政府也參加了和中國政府商量這個事情，中國政府就差不多同意了。我們在那裡住了一年三個月左右。美國人和韓國人都出來審問我們，查我們是不是朝鮮人。確認之後，就跟中國協商。中國說：“這是Last Time。”


					李肅：最後一次。


					趙真惠：對，他們不能再收容其他的北朝鮮人了。他們就這樣說。可能難民署的人也說“OK”了。那是2008年。


					李肅: 是2008年，是奧運會那年？


					趙真惠: 對，（奧運會）之前，要把所有的（脫北者）送出去。我去見公安局的人時，他們（對我）說：“所有在中國發生的事情，出去後不要說出去。”可我不能不說。

				
				
					在中國，有好人保護我，有壞人告我


					李肅：你認為多數的朝鮮人，你的同胞，他們逃出這個國家是為了甚麼？


					趙真惠：96年開始是餓肚子，想填飽肚子才跑出來。來中國以後，看到中國的生活，被抓回去後忘不了中國的生活，所以他們又跑回來。（對）女人來說，她們在這邊生了孩子，有了家庭了，所以她們還來。後來的一些人是為了自由。在中國，他們知道自由是甚麼了，為了自由他們才跑的。


					李肅：現在朝鮮的經濟狀況，生活狀況會比以前更差嗎？


					趙真惠：我被抓四次，每次回去的時候都差不多。地方一點兒都沒變。快十年了，一點兒都沒變。市場啊甚麼的都差不多。生活苦的人還那麼苦。當時我第一次跑去中國的時候，（在朝鮮）50多歲的人現在已經死了，30多歲的人已經老了。他們還活着。所以很多人都願意跑到中國來，讓中國人幫他們。可是已經十年了，中國人已經累了。邊境的那些鮮族們已經沒有能力幫他們了。中國人已經不讓他們進門了。你要是敲門進來，我就要告你。所以很多人都不敢過來。


					李肅：在中國的時候，你見到了很多人，有些人可能對你們很不好，有些人可能幫助過你們，總的來說，你對中國人怎麼看？


					趙真惠：壞人比較多吧，對我來說。可是如果沒有那些好心人的話，我不會活到現在。因為有好人保護我，有壞人又告我們，所以我們被抓，受了那樣的苦。可是我們每次被放出來以後，去過一家，進過門，敲過門的時候，都對我們很好。給我們吃的，給我們穿的，生病的時候幫我們買藥。


					在中國，種地的人要攢錢不容易嘛。可他們還是為我們出這個錢。幫助我們坐車跑到北京去、瀋陽去，在路上全部是中國人幫忙的。


					中國人是很好，我喜歡他們。可是政府的政治我就不喜歡，因為我本身被抓四次。


					[image: ]
趙真惠現在定居在美國，居住在華盛頓附近的維吉尼亞州。 (趙真惠提供)



					我想通過這個節目，讓更多的中國人瞭解北朝鮮人的背景。如果中國政府聽了我的話後，同情北朝鮮的人民。不要光是為了國家之間的利益把北朝鮮人遣送回去。不要硬搶着要抓住他們。


					很多北朝鮮的女人被賣了後，生了孩子。他們的母親又被抓到北朝鮮去，有的已經在監獄裡死了。有的爸爸得病死了，孩子變成孤兒。所以，我覺得北朝鮮人和中國人之間已經不是很小的問題。我覺得中國政府能不能重新考慮這個問題，不要為了國家的利益，一定要抓他們，遣送回去。


					如果北朝鮮政府改變了，抓我們回去後，不殺我們，不槍斃我們，或者不把我們關到監獄裡，那麼，中國遣送北朝鮮難民回去，關係不大。可是，我們是為了想活才來這邊的。我不知道政治是甚麼，可是為了想活命逃出來的這些人，再把他們遣送回去，就等於是殺了他們。就像有人掉進水裡，再用腳踩他一樣。所以，我覺得中國政府可不可以寬待他們一些？我就想求求他們這個。 


					結束語：聯合國人權理事會2012年的報告顯示，仍然有數百萬計的朝鮮人食不果腹，脫北者的人數還在不斷上升。與此同時，中國遣返越境朝鮮人的行動從來沒有停止過。韓國線上媒體《每日北韓》（DailyNK）在朝鮮的一位通訊員說：“這裡所有的人都想逃跑，唯一讓我們望而卻步的是中國當局的強硬。”

				
			

	


	
			
			註釋

			
	1. 金日成（1912年－1994年）：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的締造者之一，也是朝鮮金家王朝的締造者。生前擔任過朝鮮國家主席和首相、朝鮮勞動黨總書記、國防委員會委員長、朝鮮人民軍最高司令官。回

	2. 金正日（1941年－2011年）：已故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最高領導人，擔任過朝鮮勞動黨總書記、國防委員會委員長、朝鮮人民軍最高司令官。他的父親是金日成，母親是金正淑。回

	3. 黃長燁（1922年－2010年）：曾經擔任過朝鮮最高人民會議議長、金日成綜合大學校長，與金日成關係親密，長期居於朝鮮的權力核心。他的主要貢獻是對金日成的所謂主體思想理論化。1997年，他在北京進入韓國駐中國大使館要求政治庇護，後進入韓國，是迄今為止叛逃的級別最高的朝鮮官員。回

	4. 戴維.霍克（David Hawk）：美國人。“防止朝鮮反人道犯罪行為國際聯盟”（ICNK）的人權專家。1996年到1997年，在聯合國人權事務專員辦公室工作，負責柬埔寨事務。他曾經在1980年代與哥倫比亞大學人權研究中心合作出版了反映柬埔寨紅色高棉監獄和殺人的照片集和有關原始記錄。霍克在90年代去非洲參加盧旺達種族屠殺的調查，還擔任過國際特赦組織（美國）的執行主任和人權觀察(亞洲)的顧問。為了撰寫《隱藏的古拉格》一書，霍克多次前往韓國採訪朝鮮流亡人士。回

	5. 總統：朝鮮沒有總統這一職務。國家最高職務是國防委員會委員長。這裡所說的總統投票應該是國防委員會委員長的投票。回


			

		
		
			編後語

			經過幾個月的努力，美國之音叢書《解密時刻》（一）終於付梓成書，完成了從視頻到印刷的形體轉換。這個轉換並非易事，除了因應書面文字之需要而對報導內容進行了必要的改寫和文體轉換外，還為照顧閱讀的方便對文章涉及的歷史事件、歷史人物等做出大量的註解、選配必要的照片、製作相關的插圖。在這個過程中，許多人做出了積極的努力。在此，我們特向為本書繪圖、校對、查找資料的美國之音工作人員杜林、蕭雨、趙萱、鄭佳蕙、馬文通、石萌、張曉蓓以及粵語組的全體同仁表示感謝，也要向給我們提出具體指導和建議的《明鏡出版社》的總編輯何頻、編輯高伐林表示感謝。


			多媒體時代的到來迫使幾乎所有媒體迅速地進行自我改變和自我調整。美國之音也不例外。在過去的十幾年裡，美國之音在它傳統的廣播平台之外又搭建起網絡、電視、社交媒體等多個平台，把自己的視頻和音頻報導和節目傳遞給世界各地的受眾。


			傳播的形式在不斷變化，但我們並沒有因為形式而忽略我們服務的對象。受眾的需要是我們調整和改變的方向。我們應聽眾的要求，繼續保持了已經持續了70多年的無線廣播。除此之外，我們也開始涉足出版領域，把我們的一些重要節目內容改編成書，給讀者提供閱讀和保留的方便。


			《解密時刻》（一）只是美國之音叢書出版計劃的開始。隨著更多、更好的節目的推出，我們將會陸續把它們編輯成書，提供給大家。感謝我們的聽眾、觀眾和讀者多年來給予的關注和支持。無論是新媒體還是老媒體，只要讀者需要，我們就會堅持下去。


			美国之音VOA衛視通過亞太5号衛星Ku频段（小耳朵）以及亞洲3號衛星C和11H频段向中國大陸以及亞洲其他國家和地区的華人播送普通話電視節目。


			美國之音的中文網的地址是：
http://www.voachinese.com/ 
 http://www.freexinwen.com


			如果您對我们有任何建議或意见，請通過 
chinese@voanews.com 發給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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